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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勃利县女教师刘玉美遭受的迫害（二）








从蛮女到孝媳








我14岁那年，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长期辱骂，喝了农药离开家，想死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可是命运捉弄人，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一晃，我到了出嫁的年龄，由父母做主把我嫁到相邻的一个村子。更糟糕的是婆婆是个精神病，每天除了唱就是骂。公公从小就是一个孤儿，脾气古怪。这对于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使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常常为一件小事和公公打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公公干活回来，家里没人给他及时做饭，他饿了就吃剩饭凉饭，正好我做好了一锅包子，我丈夫要拿包子给他父亲吃，我硬阻止他没让拿，我大声说，要是你敢拿一个，我就把一锅都倒掉！我丈夫眼含泪说，我怕你。


随着我的道德良心的堕落，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后来就得了肾盂肾炎，痛得我苦不堪言，还是想一死了之，看看不懂事的孩子又舍不得，就这样我在人世的苦海中挣扎着，从精神到肉体没有两分钟的好过时候。


直到1999年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一个来月的功夫，我身体上的各种病都好了，家里的重活也能干了，而且不觉得累，有使不完的劲儿，自己的心也越来越善良了。我母亲说，这丫头说变就变，身体结实了，脾气变好了，这法轮功太了不得了！


我和公婆住在一个院，公公上山回来，我就把做好的饭菜端到他屋里，由于我变得善良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和睦了。后来婆婆病重了，临去世前，突然明明白白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脾气变好了，我放心你，你要照顾好你公公。


婆婆去世一个多月，几个儿子因为养老爹的事打起了架。这时，我主动表示，如果老人家没有意见，让老人到我家我来养活。我公公说，我就跟老五了，我丈夫排行第五。这时大哥在一旁说，你算计一下你合适吗？我说，我们都有儿有女的，当我们生儿养女时，我们谁也没有去算过合不合适，父母老了，我们赡养老人还算计合适不？大家谁也不说什么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前前后后大变样，亲戚说，我母亲也说，我真变了，要不炼法轮功谁也改变不了我。◇











钟钰麒，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从2014年7月2日起，举办了为期6周的夏令营活动。共有60多名法轮大法小弟子参加。孩子们在“真善忍”修炼的环境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有丰富的活动。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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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话“舍利”





【明慧网】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景点码头，每天都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为了能让大陆同胞明白法轮功真相，走出中共谎言的蒙蔽，几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这里等待这些可贵的中国人。


几天前，一位来自山西太原市一家医院的医生在景点与法轮功学员相遇，学员告诉这位医生“三退”保平安（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的消息。他冷漠地说，不太感兴趣，别说了。他还反问：你们是法轮功吧？你们法轮功都烧起来了（指天安门自焚伪案）。


看到他受了中共谎言的蒙蔽，法轮功学员们耐心地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而自编自演的骗局，是欺骗老百姓的。


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你是医生应该明白，烧伤病人需要隔离，避免与外界接触，皮肤应该裸露，而中央电视台女记者直接采访被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烧伤的皮肤用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气管切开还能唱歌，这些都是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这位医生听了恍然大悟，不断地说：是呀。


据明慧网资料显示：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天安门自焚案被当场揭穿。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发言人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法轮功学员接着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取暴利，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连尸体都不放过，在大连有两家工厂把尸体加工成塑化标本，卖到全世界做展览，灭绝人性。


这位医生听后如梦方醒，原来如此呀。他说：“过去匹配一个肾要等四、五年，现在说匹配就匹配，我都感觉奇怪。”随后这位医生同意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组织——少先队。他由衷地说：“以前听到的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我们都受蒙蔽了。” ◇








▲2014年8月9日是俄罗斯“体育日”。克里米亚奥委会特别推荐法轮功团体参加此次体育节。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给在场的法轮功学员颁发了附有俄联邦体育部部长签名的荣誉证书。





“天安门自焚”事件中“重度烧伤”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插管后，在病房接受记者（该记者不穿隔离服，不戴口罩）采访，还能唱歌。


 











探索人生的台湾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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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简◎讯








亲历“四•二五”











（接上期）记得有一次我来例假，换卫生纸时，不小心把血弄到手上了，可是我们每天只能早上得到一小瓢水，这一天再也得不到水了，怎么办？只好用外面地上的雪洗洗手。我们每天干完活之后，都是用脏兮兮的手抓非常粗糙的玉米面发糕，有时还不熟，吃的菜就是白水加盐煮的萝卜丝汤，且每碗汤里只有十几根萝卜细丝。


除了吃饭，上厕所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每天只能去三次厕所，早上、中午、晚上，每次不超过二十分钟。由于长期吃单一的食物，又没有一点油水，造成大便干燥，一时间便不出来，且厕所不到十个蹲位，好几十人等位，可是时间一到，正在便的，没便的都得立即去集合站队，到点不出来狱警就痛骂，还必须得出来


再说说干活吧，我们都是全天的劳动，没有休息日。早上六点多钟进车间，中午11点多钟被带回来放便、吃饭，没有午休又进车间继续劳动，晚上吃完饭还要进车间劳动干到晚上8点多钟。有一次为了赶任务加班到晚上10点多钟，才把我们带回来。王狱警因为我们在牢房说了几句话声音大了点，便大发雷霆，命令我们都到操场上去跑圈。劳累一天的我们又脏、又累、又困，还要跑到狱警满意了才许我们回去休息。


劳教所的奴役活（不给一分钱报酬），种类多样：挑选红小豆（给外贸干活）、挑选白瓜籽、挑牙签、用缝纫机扎塑料编织袋等等。这些活都很累，因为全是用人力搬进来，搬出去。我在劳教所期间干的最多的活是挑选红小豆，拉来一大汽车，二百斤一袋装，四个人一组从车上卸下来抬到屋里大平台上，然后开始挑选，干活时狱警不允许我们说话，也不允许我们上厕所，这一批挑完了，然后一百斤一袋封好扛出去，刚开始一百斤红豆放在我的肩上，我使尽全力走了两步就倒在地上，腿酸软一点劲也没有了，可是每个人都是有任务的，完不成定额就要挨骂挨罚。


大多数法轮功学员每天挑豆豆的数量没有刑事犯人的多，可是一检查质量都合格，检质就是狱警用手扒拉扒拉袋子顶端的豆，后来狱警改变了检质的方式，把挑好的一袋豆均匀的倒在一个大槽子里，才发现法轮功学员挑的豆从袋子的顶端到底部及中间都是一样的，都合格。而刑事犯人是把袋子底部挑点合格的装上，然后袋子中部不挑了就往里装，袋子顶端再挑点合格的，就这样蒙混过关，结果被狱警发现了。其实曾经有刑事犯向我们传授这个经验，被我们拒绝了，师父让我们在哪里都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虽然我们无辜的被迫害，但做人的准则不可改变。


因为我们法轮功学员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干活时从不偷懒，抢重活脏活干，把方便都留给别人，从不与刑事犯计较得失，有一点好吃的都要与大家共同分享。自从我们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之后，那里的刑事犯不再说脏话了，不再因一点小事打架了，


劳教所有一个犯人叫芬，她得了一种怪病，双腿没有知觉，不会走路。狱警曾几次带她去市大医院检查治疗，一点也不见效果。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就由别的犯人照顾她的衣食住行。后来我们被非法关押进来，安排我们照顾她的衣食住行。我们把她视为自己的亲人，精心照顾她，背她上下楼，去厕所，去食堂，帮她换洗衣服。她激动的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人真好，你们没来时，她们（犯人）视我为累赘，没好心的对待我，背我到地方要放下时使劲蹲我。照顾她的法轮功学员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发自内心的也要学法轮功。然后晚上就小声的教她背《洪吟》。过了不长时间，她的腿有知觉了，会走了，能去车间干活了。劳教所的犯人、狱警都非常震惊，感到大法太神奇了。有的狱警说等到退休了也炼法轮功。大多数犯人表示出去一定炼法轮功。


有一次正在干活，芬背《洪吟》背出了声，狱警制止她，她当时就义正词严的说：“医院没治好我的病，我没花一分钱，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这是事实，我怎么就不能背？”后来狱警为了把芬和我们分开，叫她去做饭去了。狱警明知大法好，但为了不丢掉工作不敢说真话。


狱警们亲眼目睹了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共产恶党的谎言不攻自破。她们由开始时的绝不允许我们学法炼功、把大法书全搜走、定期搜查我们的所有物品，并用皮带、电棍对我们施暴，到后来，劳教所从领导到狱警都切身体会到法轮功学员是一群真正的好人。后来大法书陆续带进了劳教所，我们能学法了，晚上能炼功了，半天劳动了，伙食也改善了。晚上值班的狱警也在偷偷的学《转法轮》。


被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


2001 年1月份，我刚从冤狱佳木斯劳教所被放回来，可是在2001年2月23日又遭到绑架，因为我回来后明白“转化”错了，就严正声明了，过不几天有同修告诉我说，公安局要抓严正声明的，当时心里很害怕，于是进京（想躲一躲）走到牡丹江一面坡时，火车上的警察让乘客骂大法骂师父，因我不骂，所以一面坡站前派出所将我绑架，把我们几个人关在铁笼子里，由一个女警搜身，当时我有7～8百元钱被她拿走交给一个男警察，说当地公安来接时再还给我。第二天要走时我向他要我的钱，他却给了我一个零头，有5～6百元钱他私自留下不给我，而且还把抽匣打开让我看哪有钱哪？这就是当今的警察干的丑事。我和他据理力争，当地来的公安警察拽我就走且恶狠狠的说：要什么钱，你们这些人立即枪毙都不解恨。


2001 年3月30日，我被关入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三年。戒毒所半天奴役劳动（捡页装订书，在阴暗的地下室），半天逼迫法轮功学员看诬蔑大法的录像和唱歌颂邪党的歌曲。每天安排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去“转化”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对于坚定的学员每天除了劳动之外就在牢房坐小木板凳，由恶人轮番轰炸，吃饭都不许进餐厅。有一次劳教所在演诬蔑大法的节目，大庆的一名法轮功学员立即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警察拖到禁闭室坐了至少两天两夜老虎凳，人回来的时候都变形了，腿肿的老粗。◇（未完待续）














截至2014年8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7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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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明慧网】钟钰麒大学时就读哲学系，念哲学系的初衷是想了解宇宙与人生的道理，从大一到大三在哲学系中，读了许多东方诸子百家学说和西方古老至近代哲学家的思想著作，但从这些哲学家思想中学得再多，也都是似是而非，好像是又好像不对。


后来在大学三年级时上了一堂道家哲学的课程中，这位哲学老师提到“法轮功”，说是集健身、健康、道德回升于一身的高德大法。


由于这个因缘，他拜读了《转法轮》，没想到以前读哲学系时解不开的迷惑，在《转法轮》中一一地得到了解答。◇








【明慧网】来自辽宁锦州的代丽国曾亲身经历了1999年“四•二五”万人上访事件。


“听说天津抓人了，有学员说到北京上访，去不去？我说去，衣服都没换，拎包就出门了。”代丽国说，“当时我就想，从家庭、单位所接触的环境，我们都是做好人的，政府抓人可能是不了解情况，我到北京讲一讲，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


效，跟他们讲一讲，把学员放了。”代丽国表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炼功人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代丽国1995年开始学法轮功，炼了20多天，折磨她十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腰椎盘突出等几种病痛全部消失了。


“到现场后，老年人都很整齐地坐后面，我那时还年轻，40多岁，就站在前面静静地炼功，也没喊口号，非常安静。那时警察还过来和我们聊天，给我们照相，有车子来回走，到中午了，有学员就陆续到超市买水和面包，吃完我们把纸屑等垃圾收拾到塑料袋里。”


上访获得当年的总理朱镕基的正面回应，事情得到妥善解决，代丽国当晚就赶回锦州。


没想到，3个月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编造和散布各种谎言，如同文革再现。代丽国的整个生活开始颠倒，警察骚扰不断。她于当年10月份再次到北京上访，遭到警察残暴对待，其后被直接送到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了世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








一位大陆医生的醒悟














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槃，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时从灰烬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真身舍利子。这些颗珠状舍利子晶亮透明、五光十色、坚硬如钢。


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中国有十九处。


近年来中国各地陆续发现了释迦牟尼佛舍利：


陕西扶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1987年发现）；北京灵光寺招仙塔的释迦牟尼佛牙舍利（1900年发现）；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的释迦牟尼佛舍利（1981年发现）；镇江甘露寺铁塔的释迦牟尼佛舍利（1960年发现）；杭州雷峰塔的释迦牟尼佛髻发舍利（2001年发现）；辽宁朝阳北塔的释迦牟尼佛血舍利（1988年发现）；山东汶上宝相寺释迦牟尼佛牙舍利（1994年发现）。


除了释迦牟尼佛舍利外，近年来得道高僧圆寂出现舍利的现象也屡有出现。　


对于舍利子的成分，现今的科学仪器很难测出来。找遍人类科学所有书籍也找不到真正答案。有人说是结石，有人说是常年食素的结果，都站不住脚。事实上舍利子只在佛教徒中见到，患结石的病人成千万计，火化时从未见过舍利子。而且有的大德高僧出现舍利子的数量非常惊人（数十到上万都有）。试问，有那么多“结石”的人，怎么能活呢？况且得道高僧圆寂前身体都是非常健康的。世界上普通素食者也相当多，从未见死后火化时有舍利子的现象，另外同一寺庙修行的和尚同吃同住，也只有修行高深的僧人火化时才有舍利子。所以舍利子与食素没有必然的联系。


佛教中还有肉身不腐的神奇现象。比如广东大昭寺慧能和尚坐像，既未注射防腐剂，又非真空密闭。广东气候炎热，环境潮湿，至今已历1300余年，不腐变，不枯槁，依然神态安详，栩栩如生。


大千世界，现代科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要了解这个世界，首先要敞开心扉，抱着孩子般的纯真和善意去面对自己尚不了解的事物，而不是先准备好一筐筐有色眼镜与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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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邮报》：中共长期活摘政治敌人器官








1999年4月25日上访现场














▲2014年8月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商务中心用图片展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特意赶来支持。路过此地的市议员詹姆斯•肖也表示支持。








【明慧网】《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8月9日发表记者Larry Getlen题为“中共长期活摘政治敌人器官”的长篇文章。文章说，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候被移植到美国人的身体上。这些器官不仅来自于中共宣称的刑事犯，而且来自于良心犯，尤其是来自法轮功修炼者。更加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活摘他们的器官。


文章提到，恩维尔•土赫提（Enver Tohti）曾是新疆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1995年6月，他被上级要求准备一次历险──去野外做手术。


当这名医生和他的团队早上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时，他意识到他们位于“西山死刑刑场，是专门用来处决政治异议人士的地方。”


枪响之后，他开车到被告知的地方，看到“十具，或许二十具尸体躺在山脚。”警察带领他到一具尸体面前，“一个穿着海军蓝衣服的大约30岁的男人”，警察告诉土赫提这就是他将手术的人。


土赫提感受到“尸体”身上微弱的脉搏，他说，“他没有死。”


“那就手术吧。拿下他的肝脏和肾脏。马上！快！快！”


在土赫提拿下器官并缝合伤口之后，他注意到血管仍然在搏动。他确定这个人仍然活着。 


文章说，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报导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政府已经承认，死刑犯的器官被用于移植。


但是根据中国问题分析家和人权调查员伊森•葛特曼令人不安的新书《大屠杀》讲述的群体杀害、活摘器官和中国异议问题秘密解决方案，活摘器官的现实更加可怕。


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候被移植到美国人的身体上。这些器官不仅来自于中共宣称的罪犯，而且来自于良心犯，尤其是来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从未犯下或被控死罪。


更加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活摘他们的器官。为了增加移植成功的机率，葛特曼写道，器官常常在囚犯还活着的时候被摘取。


葛特曼估计，迄今为止，超过六万四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每天这个数字都在增长。


文章最后提到，现在贩卖器官的情况怎么了呢？


葛特曼新书中写道：“2014年1月，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的中国器官经纪商奥马尔医疗服务公司（Omar Healthcare Service），在网上自由地打广告向西方人兜售器官移植旅游。” ◇











